 附件 :     
四教育现代化   管理现代化

        湘君道：“悟的必要条件是不生妄念，即不将整体分成对立的部分。但是世事日繁，脑海里装着一大堆事物，不去想它，怎么可能?”
        此时，听众在相互讨论，说平日积极地谈一分为二、阶级对立、姓资姓社……，如今要不生妄念，不是反其道而行?
        凤仪道：“修炼‘不生妄念’，难过乘火箭登天，所以行道的禅者教我们先学‘集中一念’，例如不停地自问‘念佛是谁?’答案自然是‘我’——与‘非我’对立的我。由于集中一念，见山就不是山，因‘山’和‘非山’的对立是另一个念头。这就是以一妄念除万妄念的功夫。修炼日久，一日悟道——消除仅有的一个妄念，改视我和非我为构成整体，非对立的两面。这‘消除’是心态上的消除，是对内的，自然的；不是对外的，斗争的。此时见山又是山，但山和非山形成和谐的一体，而非对立的二体。既合为一体，老、病、死只是整体的自然变化，像细胞般在转化消失，每天都在进行，为何只执着‘我’而感此‘身苦’呢?  既然万物一体，故各位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左右手，又何来贪、嗔、痴三类‘心苦’?  但在快速的追逐中，我们‘失落’或‘超前’了。为了人比人，我们丢下父母、儿女、亲朋。今天我在这里现身说教，让我们偶尔放慢些脚步来学悟道，来返璞归真。””[评：佛教为印度王子释迦牟尼所创，改由叫化子在菩提树下悟，会不会悟出贪、嗔、痴三类‘心乐’ ? 穷中想贪、嗔、痴，如金钱、官威、女人，能不快乐?]

        有声音说：“那么我们干脆做婴儿，甚至复古，用手脚爬着走路。”
        她回答道：

        “不错，初生婴儿是最朴最真的，但他们没有经历醒悟的路程，故不能说他们‘返’朴，也不能说他们‘归’真。人得先离、去，然后才能归、返。像陶渊明误落尘网三十年，历经一番升沉和磨练后再归隐田园，才是返朴，才是归真。再举一例，郑板桥说：
        “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到糊涂更难……。”
婴儿都是糊涂的，不论怎样努力，多半停驻于聪明和湖涂之间，能成为聪明人的不及万分之一；能由聪明练成糊涂的又不及万分之一。现在请大家自选一念，集中精神想它十分钟罢!”
        这时有人觉得她说的似是而非，有人觉得她说得似非而是，但众人见她身体摇晃，似已弱不胜衣，再加上几分好奇，就都坐在原位上，集中一念地念起佛来。
        除石壶外，最懂集中一念的应该是凤仪。但现在最不能集中一念的也可能是她。她在想‘众’——唐湘君、石壶和自己。石壶说孔子的‘仁’不及于‘众’。没有唐湘君‘众’就化简为‘仁’——她与石壶之间的仁。但她病重，可能要马上回香港去了。唉，‘众’要简化为唐湘君与石壶之间的仁啦。据报张家界在下雪，石壶挂电话回香港，托人征求六位学生的意见，是否要取消桂林和张家界之行。她又想：就算回香港，她也无法再坐那架老爷车。一念跟一念，此仁去，彼仁来，好象蚕丝纠缠神经，弄得她痛上加痛。终于她自我解嘲：“这全是命中注定的。”一旦相信命运，就不觉会犯大错，专想‘命运’，身、心都觉得舒畅些。
        集中一念完毕后她下台，石壶谢谢大家合作。掌声一片，许久方止。本来黑板上涂着‘热烈欢迎石壶教授来我校讲学’，散会后有人补上凤仪和湘君，形成‘三人鼎立’的局面。石壶请唐湘君陪同，带凤仪去医务所量温度及看医生。医生询问她身心状况，包括女儿家的事，又为她探喉咙及听呼吸，说她得了重感冒，需要吃药及注射青霉素。注射处有七、八人在排队，凤仪迟疑，问护士能否别另辟一地，护士骂道：
        “害羞就不要生病嘛!”
        香港学生回报，说行期“风雨不改”。石壶只得请接待人员替凤仪买冷水滩至桂林的火车票及桂林至香港的飞机票。接待人员李老师表示，爱屋不及乌，她的一切支出需按香港游客办理。石壶说：

        “她的费用由我负责，你们尽快去安排罢。”
        他问唐湘君，能否一路照顾凤仪?湘君说要应付期考，但带著书溜走一天也是可以的，只不可让领导知道。于是她也叫头疼……，医生说：
        “你得了感冒，还好没发烧……，打针吃药，休息一、两天就会康复。告两天假罢!”
        她心想半路病了，就不能照顾凤仪，也就真个去注射青霉素，算是打预防针。
        安排凤仪已定，石壶问湘君：
        “你认识一个名叫张隽的女孩吗?我曾把今天演讲的旧稿寄给她。”
        “我不认识她，但我在长沙听过渊明的演讲，他经常寄给我你们三人的大作，另一位叫子青，是不是?”
        她现出得意的神态，却不知她的笑脸亲吻上他园里的一棵大树：他、渊明和子青早年虽曾结义，日后不仅一家四海，朋友也四海，三人只能靠文章来传情。他凝视着她的笑脸，想起从前：那年，自己和渊明及子青一伙儿进台大；再谦虚也禁不住自傲起来。跟邮政衣裙的北一女弟子同窗，其感觉真正不可言喻。子青道：
        “此生无憾矣!”
        渊明道：“若是绛珠仙子生于今世，必然会从北一女保送到特大来。”
        石壶道：“怎知绛珠仙子和那青埂峰下的顽石，不就在此?”
        他何故作此惊人之语?  说来又有一段故事。原来他是个‘入世之佛，出世之儒’的道家少年，笃信轮回之说。日前午夜梦回之际得知宝玉及黛玉又生下凡之心。仙师重提

        “那红尘中的确有些乐事，但不能永久依持……”

        谁知黛玉插嘴道：
        “弟子思量已久，仙师所云，正是人间的好处呢!”
        仙师知时辰已到，便不去阻拦，因对她说道：
        “如今世间重学问，轻眼泪，且女权看涨，我就将你修成男体，他修成女体，以一生所学还她，怕也偿还得过了。”
        她谢仙师，并道：
        “孩儿这就去温孔孟之道……”
        “当今学问是科学，科学是学问，那经、史、诗、词，就是断章来读，亦嫌浪费光阴矣。”

        “请仙师讲科学之道。”
        仙师以瓢舀水饮之，然后说：
        “科学者，分割之学也。科学家将诸观念形式化为公理或定义，又将物件分割，成两个满足及不满足该公理或定义的部分，前者姑称为是。后者姑称为非，定义和公理日繁，是非就愈多，科学就愈洋洋大观，自家儿也分割起来，所谓生物、化学及生化，仅百中之三。然追究其方法，不论是用演绎来化暗为明，或用归纳来以偏概全，无一不从定义和公理出发，皆分割之学。实际上二千年前分割之学在希腊已很发达，例如哲学里有心、物之分；心之极为形，物之极为原子。形存于数学和神鬼，原子则为不可分之物。必先有原子方可能有不变的东西及不变的运动。如果原子不存在，物就在不断地变，却不能说“谁”在动。至十九世纪，人以为终于寻找到不可再分之物，急不可待的叫它做‘原子’，作为万物之本。但后来发现这类所谓原子竟又是可分的。在继续寻找‘原子’的过程中，人类已成功地制造比‘原子’更精细，而足以毁灭人类及各种生物的核子武器。你看，我们已在准备‘地球’的后事了。前述仅分割的一端。试想：‘心中一旦有分割之念，还愁找不到斗争的对象?’古今中外争端的扩延，有多少不源于预先藏在心中对立的爱、恨?”
        黛玉见仙师的瓢舀水，想起她跟宝玉对禅语的往事，渐已心不在焉。只有宝玉仍在凝神倾听，问仙师道：
        “依您说，是阴阳之说好，还是分割之说好?”
        “难说，难说。今日好，明日未必好，这里好，那里未必好；既已分割，对你好，对他又未必好……”
        石壶一觉醒来，已将梦中所见所闻忘却大半，今见副园男女生念书，杜鹃啼血，便觉是仙姑来此散布相思。再经刚才渊明一点，就断定大观园非此地莫属!
        子青及渊明听罢他的话，竟认了真，每日在校园内外寻寻觅觅，一意想见绛珠仙子。

        一日，子青道：
        “我观察了好几个奇女子，可惜没一个是水做的。”
        渊明道：“本班女子五人，全部来自北一女，其中四人是保送的，但亦不觉她们是水做的。”
        石壶道：“如果那僧不施法术，把绛珠仙子依当代的道、德、仁、义、礼、法，分成可卿、黛玉、宝钗、晴雯、袭人、……，女孩子就不会是水做的。”

        渊明道“此说新鲜，请问其详。”
        石壶道：“天上无老、病、死、贪、嗔、痴之苦，故不必用道、德、仁、义、礼、法，来维持社会的秩序。但是在人间……”
        子青插嘴道：
        “我知道了。依你意，仙师再捏造绛珠仙子，就得依当今的道德仁义礼法了。”

        石壶道：“正是!  自五四运动以来，国人强调分割之说，仙师所造女子，必不会再去计较阴阳调顺，能考入北一女及特大才是正着。”


        经他这么一说，渊明和子青更加留意及敬爱北一女同学，就是为人补习，对住在丽水街的那位北一女学生，也是倍加小心维护，唯恐误了金陵女子的前途。
        时光如驶，转瞬毕业、执教、升学、毕业、执教……，渊明、子青和石壶都有过一番梦幻，一番云游，一番折腾，虽学有所成，却为情所困，每日自艾自怨，又艾怨不来。三人都一次又一次离开熟悉的朋友、家园、学校、城市、郊野、名胜、古迹，因此在五腑赃内郁结一股情感动能，这就是《游子情》的由来，它着意于渊明、子青及石壶的情怀，无非感伤‘不能脚踏古今中外’，就是午夜梦回，亦忽而香港，在儿童群中嬉戏；忽而台北，在少年群中辩论。梦醒唯两行热泪，旧情却是无处寻。正是春去寻春，秋去寻秋，只寻得一个‘无奈’，不信，有歪诗《欲相聚》为证：
        忙碌里考试学答，忐忑中清谈学问；
        未留意四载同窗，欲相聚已散东西。
        昨日方洒骊歌泪，今日又送儿女行；
        世事皆为时光没，唯情感维系古今。
        由湘君想从前，由从前回到她身旁。李老师对他说：
        “你游过桂林，天气这么冷，不必再去了。”
        “我曾答应学生，去桂林机场接他们。”
        “学生说天气冷，提议来永州会你。你放心罢!”
        石壶另有一想，就答应了：他计划和凤仪及湘君一道儿去桂林，这样他仍可在晚上去机场接学生。谁知次日晨李老师自桂林来电，说因机票问题，请凤仪按原定计划顺延一天云云。石壶趁闲请唐湘君带他购买御寒衣裤，许久才在一间阴暗的国货店买到两件鸭羽外套，一件给自己，一件给凤仪，每件二百一十四元，价钱便宜，只可惜设计和针线均欠水准，难怪店内没有别的顾客。唐湘君看他衣着肥胖，笑道：
        “您发福了，算得上富贵相!”
        两人重回泥泞路，寻觅卖卫生裤的商店，直到裤脚沾上不少污泥，仍是寻觅不到，只好买了两条运动裤，赶回来和凤仪分享。凤仪道：
        “谢谢你们的照顾，真是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啦。湘君，我听说柳宗元曾被贬为永州司马，想来总留下些古迹罢；你带石老师去游一游，我也趁机睡睡懒觉。”
        说罢便想到在家哪有父亲?  不觉怅然。她本带病容，谁又能辨别她的憔悴多少来自身苦?多少来自心苦?  于是，唐湘君带着石壶，游永州去了。
        雨中行：她的伞遮不住自己，也遮不住他。他提议以车代步。她随手招呼一架无篷车，来回叫价还价以后两人上了车。在车上仍得撑伞。那伞仍就遮不住他，也遮不住她。他不觉哑然失笑，说：
        “这车不像运客车；此行似乎也不顺他原要走的路……”
        她插嘴道：
        “有钱就运，有钱就顺。您虽是客，他却当您是货。唉!  我

们不谈经济开放罢，您要不要我介绍柳宗元?”
        他对柳宗元并非一无所知，但想听，听她的柳宗元，故点头说：
        “要。”
        “柳宗元生于七七三年，即韩愈出生后五年，死于八一九年，即韩愈去逝前五年。韩愈和柳宗元都是唐代散文家，而且都主‘文以载道’。但韩愈主张的道是儒家的道，他因谏迎佛骨，反对佛教，几乎被处死。柳宗元的道则不限于儒家，他描山水人物，都包藏着丰富的感想、理想和幻想。小时候曾听母亲讲述他写的《郭橐驼传》，提到一个县长县内的收成特别好。人家问他管理农民的密方，他说：
        我没什么密方，任由农民耕种罢了；其他的县长比我爱民，常常击鼓召集农民，教农民种植，并亲自下乡，把农民种的苗拔起来检查……


        这时车夫为避一辆货车，急速转向，石壶和唐湘君来不及想，在惊慌中赶紧捉住对方，竟不知是在救人还是在求救!  一会儿车定人定，他连声说：
        “对不起”。
        她无言，怨他说“对不起” ，想：“如果运的是货，早已抛到人行路上去了。”
        未几车抵潇湘古城，石壶请路人用他的傻瓜机替他俩留一张车上照，又留一张车下照。路人叫他俩笑，又叫他俩笑。这笑温暖了冷雨，两张面颊上的冷雨。
        想到刚才几乎翻车的险境，他怕怕，不敢再以身相试，乖乖地跟着她慢步回潇湘馆。

        冬寒日短，大地已渐由明转暗。每逢暗处，他不得不由她挽手同行，否则阴沟暗穴，一失足成千古恨呢!  眼前暗处虽暗，远处的灯光却愈走愈明，细雨在无数小灯前显得娇嫩妩媚，弱不胜力，飘飞几回，终归泥泞。她指向灿烂的灯光，说：
        “去那边吃饭好吗?”
        “我请客。”
        她能说‘不’吗?  作为一个穷学生，她无法估计，装在口袋里的储蓄，够不够这里一个晚上的消费。
        两人步入饭馆，一股搀杂烟酒的暖气迎面袭来，顿时把他的眼镜涂满上一层水雾；他拿出手帕，正欲擦抹之际，一位官员趋前来握他的手，说：
        “石教授，这几天开会，来不及拜侯你，今天开完会，却听说你早上去桂林了。现在既然没走，就到里面来吃饭罢!”


        说罢便叫茶房在房间内加两份食具，正好凑足十二人。官员道：

        “一位同志告诉我，你说四化之前应加教育现代化及管理现代化。你来永州讲教育，各位同志来永州讲管理，我们可说是‘六化’的先锋队了。所以看到潇湘馆前的车水马龙，我高兴极了，今晚就当我代表这里设宴，聊表感谢之忱。”
        石壶心想：“原来我订的房间给讲管理的干部包去啦!”

        官员的普通话不甚普通，但声音响亮，气魄十足，像是从部队调来的。他把酒席单传给石壶，石壶见有野味、鳖……，有他能吃的，也有他不能吃的。酒过数巡，官员促茶房小姐代老板敬酒，小姐练达，先拒后允，以自备‘酒’壶及祝语，向十二人干十二杯‘酒’及赠十二份吉利话。敬酒以后，官员向石壶说：
        “你们读书人不要总是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偶尔也得‘做’。永州人不论贫富都懂得只开放不消费，经济是‘活’不起来的，在街上也有音响，一元、五角就可卡拉一番?”
        他促石壶跳舞、唱歌，行卡拉之乐。石壶推说不会。他说不怕，有小姐‘教’舞。石壶又说有事，要早些回去……。席散，他用吉普车及小包车送客人回潇湘馆。
        凤仪心想，三人行不如两人行，于是劝石壶依学生在永州以逸代劳。湘君一路照顾凤仪，不必细表。她本可和学生一道儿坐老爷车北上，但碍于怕上级发现她“开溜”，独自回永州去了。她在师专挂电话，向石壶报平安，并得知学生要到午夜一时才能抵达潇湘馆，说：

        “您一个人在房间里久等，不如一齐去白天鹅跳舞。”
        他同意，但说明不跟穿裤子的女孩跳。
        下午，她特意坐在阶梯上念书，让每个人都注意到她不曾溜跑。是的，多数人都不是侦探家，见她下午念书，自然觉得晚上也在念书，她叫这现象为“感觉暂留”。她念初中时物理不极格，却能将“视觉暂留”推广至一般的感觉，并将‘感觉暂留原理’应用于‘开溜’上。虽然有一次失手，被母亲掀裙打了十数下，但这原理太引人入魔了，她甚至相信坐在阶梯上念书愈久，感觉暂留也愈久，具体的关系比牛顿三定律及万有引力定律实用多了。在未落实‘湘君定律’以前，她只好坐在阶梯上等，等，等。终于美丽的黄昏到了。她为自己的‘坏’脸红，但`红’后面暗藏着几分骄傲，加上数笔夕阳余辉，更增添些许暖意。啊，我爱黄昏，永州的黄昏!
        夜幕初罩大地，她偷偷地带着衣裙溜出校门。她喜欢黄昏，特别是今日的黄昏。虽然星星和灯光已在夜幕里一颗颗地亮起，但黄昏的感觉仍在她心窝里暂留，暂留。这黄昏好‘坏’，一直在逗她，逗得痒痒的。她无能抠这痒，也不想抠这痒，终于怀着这个“坏”黄昏来会石壶， 刚进门就溜进洗手间，瞬间，一个穿著花裙的少女展示在他面前。她挽着他的手，步过暗梯暗路，来到白天鹅，正欲掏钱，他却抢先付了每人八元的入场费。三年半前他来过这儿，当时翟先生告诉他旅馆的女服务员都得陪舞，因此他曾和女服务员一道儿学习跳舞。那时白天鹅舞厅有自己的乐队，由马小姐主唱。如今舞厅现代化了，只不见马小姐，也不见那群十几岁的乡村服务员。石壶睹新怀旧，不免又在回忆园中浇下几罐愁露。湘君呢?  她不像凤仪般腼腆，男孩子会跳，她就跟着跳；男孩子不会跳，她就在无意中带动对方，由于跳得勤快，又跳得自然，因此进步神速，不自觉的成家了。
        谈笑间音响播出《蓝色多瑙河》。她一手将浅蓝色的宽裙外牵，另一手在腰身下屈时来倒邀石壶。三步作两步在原地来回平移以后，他俩就翩翩地旋转起来，不一会儿已绕场一周，画出两条封闭的平行曲线，画出了外裙起风，内裙荡漾的优美娇姿——浅蓝色的娇姿。难怪他爱裙子，爱到发狂。

        音停舞止，他们重回原座，她在想，湘江、潇水，不也恼人，不也都是多瑙河? 他想起渊明去过维也纳，看过多瑙河，知道她呈绿色。据说只在史特劳斯写这首圆舞曲时，多瑙河才是蓝色的。
        交际舞本是西方文化的一环，衣着、舞技和仪态都很讲究。当今美国青年极少学交际舞，以致跳狐步舞如贴身度步，即使相熟的伙伴跳，亦难登大雅之堂。国内学交际舞遍及老幼，平均舞技高出美国不止一筹，只是在衣着方面稍嫌随便，石壶见过穿背心及拖鞋的男孩，一手拿烟，一手带女孩子跳舞，他真为那女孩叫屈。


        接着是摇滚乐曲，厅内气氛突然地热闹起来。石壶以湘君邀他的姿势来邀她起舞。她真‘能’，能古典又能新潮，左移两步，右移两步，而每步将尽未尽之际，膝头以上、腰际以下，总是向相反方向一扭，几个回合以后，她把身子一旋，裙子随着她的扭而扭，旋而旋。重回原位以后，她又左右两步数次，正当他搭配妥当，准备一起转，她的左脚竟猛然向地板一顿，把运动由水平方向逆转为垂直方向……真个气力重百斤，施出全身解数。这一切的韵律，对她都是自然的，几乎不自觉的。
        摇摆舞曲节奏简单，声响迫人，并可随跳家的兴致重复地播奏。曲终，两人都跳到满身大汗，像是刚做完练身运动。

        摇摆舞有胜过交际舞的地方：男女不必搭配，特别是女方不必受制于男方。由于不必搭配，故可各显神通，手舞足蹈，自寻空间；只要舞步自然、合拍，就是及格之跳。今晚为何唐湘君跳华尔兹逊于跳摇摆舞，石壶心里最明白，他得多练习呢!
        她不能夜归，不得不提早跟他沉溺于‘慢四步’。唉……，别离之际，他又想起《手抚手》：

        是将别未别?
        是不别之别?
        是久别重逢?
        是久逢暂别?
        人生果然是旅程……
        如今在他面前的不是诗里的那只手，但又像是那只手。在他的写作和意识里，女孩子总是一体的；慧明、凤仪、芙蓓和湘君都是同一个女子。不是吗?‘手抚手’不也适用于芙蓓，适用于慧明，适用于凤仪，适用于湘君?  此刻离愁迷漫，永州似乎已缩小为唐湘君，他不知将离开的，是永州的唐湘君，还是唐湘君的永州。
        凌晨一时，燕仪、莉美、碧丽、一鸣、慧茗及致伟果然抵达潇湘。两日游览，半日颠簸，拦不住深夜里洋溢的笑声，拦不住弱冠男女青春的气息。未几，李老师命他们关门就寝。石壶也不多言，得知学生平安，他应可高枕无忧了。
        当日清晨，石壶替学生支付住宿费三百元，并请他们在‘望江楼’吃早餐。一会儿，大伙儿在楼外背江留照。一鸣摆势最‘神’，他总是将头低垂，呈倒L状，正看像希腊文的第三个大阶字母，故有人戏之为“嘎嘛”或“干嘛”姿。跟小女孩干嘛，像母鸡护小鸡，跟大女孩干嘛，像小男孩依偎在少妇怀里。一鸣穿著粉红色的薄袜，略带柔气，故和女孩子在一块儿干嘛，不觉有些‘那个’。何况他名列前茅，是万多元奖学金的得主呢!
        别了永州，别了柳宗元。各级人物或来送行，或着人代送，唯独不见最重要的人儿。唉!  除她以外，又有谁洞悉石壶此刻的心境?
        天气虽寒，却是阳光普照，蔚蓝色的晴空，仅仅浮动着数笔白云，大家趁老爷车加油出来方便，出来伸懒腰，出来望山麓。兴致高时少思索，石壶和几位同学都不小心地踩在布满浅霜残露的泥坪上，一个个正赶着在槛边清除鞋底下的湿泥呢!
        路经浯溪，可见八世纪以后元结、颜真卿等人所撰诗文的镌刻石碑。此一块，彼一块，论量，固不及西安碑林；论气，却喜能立于草丛之中。
        晚上八时车抵长沙，霓虹耀眼，却不见零陵行政公署的潇湘宾馆。车夫踏三轮车，载着李老师在前引路，老爷车则尾随其后，跟来跟去，竟跟回原处；车抵‘潇湘’已是十一时光景。石壶的房间窗帘都垮了，服务生请他住对面，但白先生说不可，他只得搬回来。
        长话短说，次夜老爷车经常德抵大庸市武陵宾馆。安置甫定，小白要学生每人再交一百五十元。学生想是石壶的安排，不得不同意。燕仪向他说：
        “当初他们打电话到您办公室，说明旅游十二天，每人收费一千四百元，后来减至九日，反而在桂林加收，如今还说不够，老师，您到桂林来接我们就好了。”

        “是你们要我不去桂林的!”
        她撅着嘴说：
        “李老师说您因天气冷不来接我们。”
        “李老师曾在长途电话里声明，他们在帮忙，不赚钱，钱有剩余会退还给你们。当时你们在考试，所以我代你们答应了。我不明白他们有事总不找我商量；我催他们报帐，他们也只当没听见似的。这样吧，我先代你们付，回长沙以后再提“钱”字。”
        石壶转告接待人。李老师强调支出绝不超过一千六百五十元，小白则说：
        “天子山下雪，为保游客安全，已经封闭。故甄小姐将带我们游天下第一桥以南的景点。”
        “六人车坐九人已够辛苦，现在四人接待六人，自不可一齐上车。另外去不去天子山，我得跟学生商量。”


        因缺资讯，他和学生谈至凌晨一时仍无头绪，只好等到黎明以后去请教李经理。李经理说无人‘封山’，并帮他们商定三日游程，以黄石寨、天子山、西海及黄龙洞为主。通过李经理，石壶得知他们的支出早已超过一般的旅行团，不知接待人员在他们未回国以前便已筹化好怎样敲他们。
        黄石寨的石柱拔地而起，巍然耸立，状如刀削，似人工而非人工。相传黄石公在此修道成仙，故名。上山、下山多有阶梯可循，初段轿夫聚集，边上阶梯边兜揽生意，造成以轿挤客的惊险镜头。他们不断地对石壶说：
        “你年纪大，……，上轿吧。”
        致伟用树干削成几根拐杖，石壶畏高，撑着拐杖，增添不少安全感。人云“桂林山水甲天下”，盖指山水相映之美。论山，桂林不及张家界；论水，桂林不及三峡。为统一旅游，景区、景点都有名有目，并说明在何处看景。黄石寨有笑罗汉，天书宝匣、猴头峰，定海神针、南天柱、南天门、铜墙铁壁，望涧台、黑枞脑、天桥遗敦、飞云洞、金龟探海、西天门、仙泉、天塔、龙头峰、手掌峰、海螺峰、金蟾伴月、天狗食月、鸳鸯泉二十一个景点。导游们一面强调武陵源的风景原始、自然，一面又背熟各类人为的名称和典故，煞有其事地向旅客倾销，好象看不出名实相符的就是“劣质游人”。亦有人抢先认景，闹出两景一名的笑剧。石壶自小不喜背书，想：“我何不也来起些名字供人背诵?  何不以三石柱代一石柱，改‘天书宝匣’为‘三侠护宝’?  又何不视‘神针’为‘神祖’，改‘定海神针’为‘神祖弄云’?”于是他过处名称都焕然一新，只须再编几个事故事，写几首歪诗，便能使人信以为真了。

        天公造美：既有阳光，又有残雪。对第一次迈过广州的香港学生，展现在阳光下的，俨然是一幅处女雪景。面对泻银满地，他们兴高采烈地争着捏雪球，相互追扔逃躲。天真浪漫的举止，纯洁可比雪，热情似阳光。啊!  此刻张家界的景色，岂止奇峰怪石?
        讲兴致，莉美最高，一路声明要做石壶的女儿。昨日夜谈时，她和石壶共盖一被，让致伟拍照，人说此乃“谣言照”，她不仅不害怕，不害臊，今天又在众目睽睽下撅起臀部，叫石壶来打，来打。石壶用拐杖作‘打’状，同学则赶拍‘父打女’。莉美一步迫一步，谁能辨其中有多少父女情，师生情，儿女情?  又有多少儿戏情?  石壶笃信美和自然，故到六奇阁附近茗茶时，对她说：

        “你当女儿，须先‘试’半年……?”
        正是

        欲解不能解，不解自然解；
        直到解脱日，再无纠缠心。
        晚上，小白来找石壶，说：
        “你们今天走得这么慢，明天怎样上天子山!”
        “你来过武陵源没有?”
        “没，但有地图，去天子山比去黄石寨远几倍……。”
        “你做导游，为什么不拿磨我的时间去问路，再作决定?”
          两人磨来磨去，石壶说：
        “问路以后再作决定。”
        “你不相信我?”
        “现在又已过凌晨1时，早上再谈罢!”
        他心想：“路上许多导游劝我们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留宿，既省时又不必再买门票，你为何充耳不闻?” 他曾问小白要住宿费的发票，他充耳不闻，问得紧才说：
        “你们是华侨，给发票就得加收。”
        石壶去问柜台服务员，她说：
        “挂牌上的价是给侨胞的。”
        旁边一位住客已跟石壶混熟，说：
        “如今经济挂帅，有钱是人，没钱不是人。你们在海外拿高薪资，就帮帮他们做人罢!”
        石壶苦笑。他对学生有责任，岂敢在张家界争论?
        次日小白又逼大家给具体行程，好象他是客，雇了六个导游似的。同学们无奈，建议另请导游，小白不反对，但当石壶属意杨桂英时，他又去警告学生：
        “小心啊!  个体户不可靠。”
        学生来问，石壶说：
        “可靠两个字说不准。有人说：
        “敲起来，男狠于女，公营狠于个体户，你们投票表决罢!”
        小白说：“出事我有责任……”
        石壶说：“有责任?  昨天、前天，你为什么不去问路?”
        他当然会问路，只是要经济挂帅，赚钱愈多愈好。
        学生知道石壶意向，投票选杨家后裔作导游。小白想‘导’导游，但石壶故意跟她聊天，一会儿便把小白抛离在后。
        前一段是旧地重游，看来夫妻岩比昨日更像夫妻，石壶与碧丽相扶相望留照，也像一对夫妻!?  

        杨桂英‘使得’，上山易如走路，对每个景点，如金鞭岩、劈山救母、千里相会……，都能说出一个故事，而且说得兴高彩烈。原来她相信这些故事。石壶问她：
        “这些故事是哪里看来的?”
        “《西游记》。”
        “《西游记》的故事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一会儿，她问：
        “你说《西游记》不真?”
        “我没说《西游记》不真。”
        她愈发高兴，唱起情歌来，同学们边偷笑，边说石壶迷上她……。她听到些许，转身背向大家，许久才回过头来说：
        “我是导游，知道什么就介绍什么，请同学们不要误会。”
        是的，不要误会，她早告知石壶只念过三年书，家有小儿及丈夫……。她表、里开朗，石壶则表面开朗；两人谈天，由于学问悬殊，不可能碰及深处，因此愈谈愈投机，在山谷里留下几滴开朗的笑声。轻松不觉爬山累，未几两人已自‘后花园’走上来。

        他喜欢看‘双龟天游’ ，燕仪也喜欢，于是两人先后用两个‘双龟天游’作背景紧靠合照。说紧靠，几个女孩早已习惯成自然，她们冷缩在老爷车内，总是依着石壶，依着他的鸭羽外套，免费取暖。
       武陵源的险景甚多，沙刀沟的天下第一桥只是其中之一。石壶怕高，但坚持要扶杆俯望，真是惊喜自知。他想时不敢望，望时不敢想’，如果站在石崖或悬桥上想，脚会软会抖；再想，双脚会不会跌下山谷?无意间在危崖上‘半想’，同游者不免为他抹汗；惊心动魄以后，他仍会怕一阵子。如果唐湘君在，会否说它是“怕觉暂留”呢?

        爬山肚子容易饿，杨桂英宣告饭馆将至，又说：
        “本地产野鸡，家鸡不及野鸡香。”
        说罢，众人捧腹，她却一本正经地说：
        “我讲的是真话……，家鸡不及野鸡香。”
        石壶想她不知香港人的双关语，说：


        “是的，家鸡不及野鸡香，洋鸡又不及家鸡香。”
        他向她解释，洋人不讲“鸡道”，洋鸡一生为人生存，不见天日。说时已到饭馆，众人都说要叫野鸡，乍时叫野鸡之声碰壁反击，杨桂英只当大家都相信家鸡不及野鸡香。
        这家的野鸡昂贵，肉少皮多，不及家鸡香，石壶说：
        “不知是不是家鸡冒充野鸡?……”
        话未说完，不知谁把饭喷到汤里去了。

        饭后石壶找杨桂英雇的车，准备上天子山，但她说：
        “白导游用一百四十元包了我们租的那架车，。我跟老板说白导游是替我们包的：应照原价收一百元，但是老板不肯。”
        “不肯?  我们不坐看他和小白怎样!”
        又磨来磨去，老板担心石壶真的不坐，终于答应用原价载他们。石壶气小白‘退’而不‘休’，成了他们的包袱，一意要摆脱他，在天子山招待所自订房间及菜饭。杨桂英则倒茶倒水，照顾殷勤。一次，石壶在隔壁和同学们聊天，她端水进房，发现他的钱散失在地，过房来告诉他。担水完毕，她说：
        “明早我来叫你们看日出，不过腊月的日出不好看。”
        半夜，风声及闸声大作，石壶用桌椅顶门，却顶不住，倒把自己顶醒了；眼见窗外风云阴霾，耳闻隔壁双人顶门，童心顿起，拿床单罩头，阴森森地匍匐前行，在燕仪和碧丽的窗前徘徊，有时屈身站起，她俩霎时尖叫起来。昨天她们在老爷车里分享属灵的心得，前天在老爷车里谈马太及路加福音第四章：魔鬼将耶稣带上一座高山，将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说：
        你来俯伏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
        当时石壶听进心里，现在用粗壮低沉的声音说：
        “我是魔鬼，你们若俯伏拜我，我就收回天子山的风云!”
        碧丽听出是他的声音，说：
        “不来了，老师欺负学生。”

